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家属工”张班长
在电厂大大小小一百多个班

组中， 只有我们粉煤灰化验室的
班长张云是 “家属工”。 同事们
一提起她就竖起大拇指： “一个
‘家属工 ’ 能走上班长的岗位 ，
不容易， 了不起！”

听老同事说， 张班长是外地
人， 二十多年前跟着退伍转业的
丈夫丁师傅一起来到电厂， 住在
生活区宿舍楼里。 那时丁师傅上
“倒班”， 作息时间不固定， 无论
丁师傅几点起床， 她都会准备好
热饭热茶给他带上。 平日做完家
务 ， 她也不闲着 ， 不是打扫楼
道， 就是整理花坛、 宣传栏， 左
邻右舍都夸她是个勤快人、 热心
人。 后来厂里招聘家属工， 她顺
利招上， 分配到粉煤灰部门当取
样工， 每天定时到现场取样送到
化验室。

别的取样工都觉得自己的岗
位又枯燥又没技术含量， 每天取
完样品往化验室一送就去消磨时
间了， 张师傅却不是这样， 她喜
欢观察琢磨那些样品， 喜欢看化

验员操作， 一站站半天， 别人笑
话她痴她也不在意。 久而久之，
她竟然练出一副本领———能从样
品的色泽、 手感、 轻重、 气味分
析推测出燃烧物的燃烧状况、 设
备的运行工况和管道有无堵塞。
有一次送样品， 她跟化验员说，
一号母管三号支线那里可能发生

了 “堵管”， 建议检修人员查看
一下。 事实证明果真是管道被异
物堵住， 检修人员及时排除了故
障。 部门主任问她愿不愿意当一
名化验员？ 她迟疑着说： “我文
化水平不高 ， 怕学不会化验技
术 ， 耽 误 工 作 。 ” 主 任 笑 道 ：
“你好学肯钻， 怎么学不会！”

张师傅跟在化验班班长后
面， 先从认识各种仪器、 试管、
试剂开始 ， 然后是使用各种天
平、 量筒、 量尺， 背诵化学反应
方程式和数学公式， 接下来是学
习常用七项化验的步骤、操作、计
算结果，最后是配制各种催化剂。
这一套知识学下来， 就算是大学
生也得花两个多月时间。 张师傅
拿出不怕吃苦、不怕麻烦、不懂就
问的劲头，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
点一点“啃”下来了，个中辛苦，同
事们看在眼里， 经常拿她做例子
教育新来的大学生。

我进入化验室工作时， 张师
傅已经是副班长了。 第一次看她
做实验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
专注的神态、娴熟的手法、流利的
操作、精准的计算，无不展现出良
好的专业素质。 过了不久老班长
退休， 部门领导安排她当班长。
在这件事上， 有些人表示怀疑：
“咱们厂的家属工基本上都在保
洁、 门禁、 取样这样的岗位上，
当化验员的少之又少， 当班长的
更是没有， 她行不行？” 张师傅
自己也有顾虑： “我这水平够不
够？ 管不好咋办？” 部门主任鼓
励她： “拿出你那股刻苦学习的
劲头来， 一定行！” 老班长也说：

“你跟在我后头学， 不难。”
当班长要操心的事儿多， 首

先是各类台账———《班长日记 》
《每周一练》 《技术问答》 《安
全抽查 》； 然后是各类总结———
周小结、 月小结、 年总结、 工作
计划； 接下来是各类创建———学
习型班组、 文明班组， 还有打考
勤、 填缺陷单、 领化验用品、 仪
器检测、 领劳保这些杂事。 张班
长买来 《班组管理 》 之类的书
籍， 利用工余时间自学， 还到兄
弟班组 “取经 ”， 拿不准就问 ，
心得笔记做了几大本。

当班长还得熟悉网上办公流
程。 张班长从拼音打字学起， 随
身带着字典 ， 在废旧键盘上练
习， 为了掌握发邮件、 制表格、
做幻灯片的技能， 她专门报了辅
导班。 有时我见她在电脑上练习
久了， 眼睛直流泪， 感动地说：
“歇会儿吧！” 她摇头： “这么多
东西要学， 不抓紧怎么行。” 看
到班长这样刻苦， 班里的同事也
不好意思拉呱、 玩手机了， 工余
时都自觉看书看报。

从 “家属工” 到班长， 张师
傅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学习史。 学
习， 让一个普通的 “家属工” 绽
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赵闻迪 文 / 图

□□关关明明

■独家连载

苍狼断粮缺经费
工会救急挪资金

“宁可把我喂了狼， 也不能
让 ‘苍狼’ 断了奶！”

———魏兴川的愤怒

魏兴川手里拎着一篮水果，
在路边招手打出租车， 先后有两
辆车停下 ， 一听说是去南川医
院， 直接拒载。

魏兴川气得脸都黑了。 要不
是这一篮子水果死沉死沉的， 他
就要一怒之下拔腿步行而去了。

他受宣怀民的委托， 去南川
医院看望仲长丰。

仲长丰因为苍狼项目组的研
制经费问题和总经理范致格吵了
一架， 当场昏倒在范致格的办公
室， 被送进了医院。

省里给苍狼项目拨下来的
500万经费， 被范致格拿来补发
了职工工资。

魏兴川走了几步再次招手，
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在他面前停了
下来， 车上已经坐了一个妇女。
南川的出租车是要拼客的， 这个
习惯差不多成了当地出租车市场

的 “行规”。
司机是个话痨， 在走走停停

的堵车中没话找话， 一路给他俩
讲国际形势、 国内形势和朔方政
坛、 南川官场， 以及各种趣闻轶
事，一看就是从今日头条看来的。

进入病房的时候， 看到仲长
丰正半躺在病床上， 范致格坐在
旁边的椅子上和他聊天。

魏兴川把慰问品放下， 对仲
长丰说： “怀民本来要亲自来看
你的， 去北京开会去了， 劳动关
系学院， 工会网上工作研讨班，
所以派我先来。”

仲长丰说： “治我这病要花
大钱， 200万， 不能再少了。”

范致格听了，发出一声苦笑。
仲长丰说： “我也不多要，

只要200万， 苍狼项目就不会断
顿， 经费到位， 我明天就出院。”

范致格说： “仲工， 我理解
你的心情， 但是， 你能不能也理
解一下我的难处？ 上面拨下来这
么点钱， 根本不够。 现在又是年
关， 我只能先保工资啊！”

仲长丰说 ： “上面拨下来
的， 那可是项目研制专项经费，
风过庭书记批示过的。”

魏兴川问： “市政府不是开

过专题会吗， 要求财政拨专款保
证职工工资发放。”

范致格说 ： “话是这么说
过， 但是钱没有给够。 一会儿看
过仲工， 我就去市财政局， 看能
不能想办法再解决一点。”

魏兴川说： “我来替你想个
办法吧， 先救你一时之急。”

范致格说：“你有什么办法？ ”
魏兴川说： “市总工会有一

笔送温暖资金， 我可以先借200
万给你。 但是你要给我保证， 第
一， 必须全部用在苍狼项目上，
第二 ， 等到财政的资金到位之
后， 马上还给我， 那也是困难职
工的救命钱。”

范致格有些犹豫地说：“工会
的资金也是专款专用的。 你请示
过宣主席了吗？ 他同意不同意？ ”

魏兴川说： “现在来不及请
示了， 也别让怀民为难。 这两天
他不在家， 我做主。”

范 致 格 说 ： “ 这 么 做 ， 合
适 么？ ”

魏兴川说：“我想好了， 一不
贪污二不受贿，大不了犯个错误。
宁可把我喂了狼， 也不能让 ‘苍
狼’断了奶。 这事就这么定了。 ”

（连载19）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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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 人们衣
着的主色调千篇一律是灰色和蓝
色。 女人一律穿两排纽扣的列宁
装， 男人则穿中山装， 纽扣一丝
不苟地扣到下巴 ， 给人端庄肃
穆、 拒人千里的感觉。 我们小孩
子也和大人们一样， 整天穿着死
气沉沉的灰色、 蓝色衣裳。 我记
忆中， 小时候穿得最多的衣裳就
是灰色卡其布的列宁装， 还有一
件深蓝色的外套， 都是姐姐穿小
了留给我穿的。 就这样， 两件外
套轮着穿， 伴我度过灰色的童年
岁月。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 改革
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我们小县城的
角角落落。 我们的生活也在不知
不觉地发生变化， 街道上行人的
衣着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不知道从哪天起， 街道上出
现了一两个这样的人： 她们脚穿
细细的高跟鞋， 走在路上， 老远
就听见 “笃笃、 笃笃” 有节奏敲
击地面的脚步声； 她们身着花花
绿绿式样新颖的各种花衣裳， 宛
如色彩斑斓的花蝴蝶， 翩翩起舞
在单调的灰色、 蓝色海洋中， 一
时不知惊艳了多少人的目光。

渐渐地， 人们的衣裳变得五
彩斑斓起来。 女人们赶着趟儿一
样， 衣着鲜艳地在街道上招摇，
淡雅素色的、 色彩浓郁的， 涤纶
的、 棉绸的、 乔其纱的， 各种式
样的衣服五彩纷呈。 那一个个靓
丽起来的女人们， 犹如一幅幅流
动的美人画 。 后来 ， 不单是女
人， 个别大胆的男青年也跃跃欲
试， 他们穿上了好看的花格子衣
裳， 蓄上最时髦的长发， 穿着最
流行的喇叭裤， 一路风光， 一路
欢笑地从街道上穿过。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 妈妈
带我去了布店， 任我挑选了一种
花布。连续加班两个晚上，妈妈脚
踩着 “嗒嗒嗒嗒” 的蝴蝶牌缝纫
机，为我缝制出了一件花衣裳。

那天晚上 ， 我试穿着花衣
裳， 嗅着好闻的花布气味， 晚上
做梦都笑醒了。

我终于穿上了花衣裳。 那天

走进教室， 班上所有同学的目光
都聚焦在我身上， 更准确地说，
都在看我的花衣裳。 衣裳上的花
的确好看， 我至今不会忘记， 它
是以素雅的淡黄色为底色， 上面
铺满红艳艳的花朵， 每朵花相隔
着刚刚好的距离， 不拥挤、 不喧
哗、 热烈而不庸俗， 我穿着它，
看到班上男男女女同学的目光都
聚向我， 脸便火辣辣地红了。

我家隔壁的王小二是个最爱
美的小青年， 每每看到我穿着花
衣裳打他门前经过， 便要从屋里
喊着我名字， 小跑着出来， 故意
和我说上一会儿话。 他的目光在
我的花衣裳上浏览， 眼里面是无
比的羡慕。

听母亲说， 王小二的母亲最
爱美， 有一年， 他母亲只因为上
班时穿了一件花衣裳， 就在一次
职工大会上当作反面典型， 挨了
领导的严厉批评。

而今， 人们随心所欲地穿着
个性张扬、 自己喜爱的衣裳。 大
街小巷， 随处可见年已古稀的老
太太 ， 她们烫 着 精 致 的 卷 发 ，
化着淡淡的妆 ， 穿着优雅； 她
们步态从容、 神情怡然， 心安理
得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没有人
再用异样的目光去看她们， 一切
都是那样的自然、 寻常， 她们舒
适美观、 随心所欲的衣着早已经
融入到了她们的日常， 成了未来
的我们。

花衣裳 □叶梅玉

■工友情怀


